
他们经历过生活的“苦难教育”，渴望“和

正常学生一样被对待”，他们抓住了教育的“稻

草”，最终成就自我，收获事业。不过，在学子

们努力的同时，来自国家、地方、教育部门、高

校、社会的努力必不可少。

23 岁的冯豪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看”手机，一

篇中医文章吸引了他。

他将眼睛凑到手机前，在额头几乎要碰到屏幕的

地方，用指尖快速地拨弄着屏幕，此时，手机里的人声

翻译以 3倍快进的速度读取文章，这是常人难以听清的

语音“快进”模式，可却是让他最舒适的语速。

16年来，冯豪的视野被黑暗笼罩着。在医学上，他

被称作视障人士，即“盲人”。他的眼前什么样？一片

黑暗？

冯豪向科技日报记者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冯豪爱笑，也喜静；他常常独自一人打车、买票、坐

飞机、乘高铁；他热衷于上网、玩游戏、写诗；作为滨州

医学院（以下简称滨医）中医学专业的大学生，他以专

业第一的成绩斩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并连续两

次拿下国家奖学金……在他的盲人同学中，很多人都

像他一样优秀：不耽误学习的同时，获得国家级跳绳比

赛冠军；毕业之后，他们从事文字编辑、法律工作、会计

工作，甚至成为大学教授、公司总裁……

12 月 3 日是“国际残疾人日”，很多人将视野聚焦

到残疾人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上。他们是不幸的，

先天或后天，他们失明了，聋哑了，肢体残疾了；他们

又是幸福的，在我国 8500 万各类残疾人中，他们是极

少数的幸运儿，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进而改变了自

己的命运。

“除了看不见，我什么都能做”

趁着晚自习前的闲暇时间，汪普武在手机上玩了

一把“三国杀”，这是一款以三国演义为背景的策略卡

牌桌面游戏。在游戏中，他官至“四品”，“属于中等偏

上的玩家水平”。

汪普武是滨医特殊教育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每

天过着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的生活。虽为盲

人，但他喜欢阅读，写散文和诗。记者采访时，他随手

念起在校报上发表的《月明中秋》：

“又到中秋，月圆桂香。天上的一轮圆月，引起浪

漫的思绪。比如思乡，比如怀念，比如绵绵爱意……这

是一个思念涌上心头的节日，也是一个诗文飘飞的日

子。每当月明晴朗，我们心里就多了一丝乡愁……”

汪普武看书，更准确地说是听书，是借助助视器或

者翻译软件，将课本内容听到耳朵里。只不过，语音速

度比平常快 3—5 倍，这是盲人学生最舒适的语速。他

的辅导老师郭杰博士向记者介绍，一般人“一目十行”，

因需借助器械，这群孩子特别是弱视孩子“一行需要看

十遍”，才能达到常人效果。

郭杰喜欢跟这群可爱的学生打成一片。他肯定地

说，这群孩子虽然看不见，但思辨能力很强，课堂气氛

活跃，有的学生甚至对一些常人觉得晦涩的书爱不释

手，经常与他探讨“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辩

证关系……

经历过生活苦难的残疾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上会

表现得更加坚强。

作为汪普武的同班同学，冯豪在 6岁时因视网膜母

细胞瘤，被病魔夺去了双眼。从那以后，他对一切都看

开了。“我都失明了，还怕什么呢？”他说。

在学习上，他自律得让人吃惊。他为自己制定了

详细的计划，比如每天早起一小时，晚睡一小时，挤一

切时间巩固专业知识。他的课外活动也全面开花，参

加了当地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宣讲团，面向社会讲述残

疾大学生的青春奋斗故事。

“我可以自豪地说，除了看不见，我什么都能做。”

冯豪说。

梳理汪普武、冯豪，以及滨医上百个残疾人大学生

的简历，不难发现，这个群体中，优秀是普遍现象。

拒绝“圈养教育”，去标签化

从陷入黑暗的那一刻起，盲人大学生许一丁的生

活便改变了，变得“与众不同”——他被人呵护，被人照

顾，甚至被人“另眼相看”。但在内心深处，对这份额外

照顾，他是拒绝的。

许雯是许一丁的辅导员，初次带教盲人学生时，恨

不得替他们包办一切，但她的学生们并不领情，“教会

他们胜于帮助他们，他们内心真正需要的，更多的是保

障，而不是保护”。

现在，许雯与这群孩子相处特别注重把握分寸感，

在班级管理中立规矩、讲制度，毫不含糊。

“残疾医学生主动提出过，不希望被特殊对待，所

以在培养方式上，除了会考虑生理上的障碍，我们对他

们的培养与健全学生一样，这不仅有利于他们互相帮

助，也有利于他们毕业后快速适应社会。”滨医特殊教

育学院院长曹同涛告诉记者，“残疾人需要面对更多的

困难，所以他们更懂得生活的艰辛，更珍惜教育机会，

能考上大学的残疾学生成绩都很好，不存在交流障碍，

他们还表现出很大的潜力。”

在滨医采访，记者看到，特殊学生的生活空间相对

独立，教学楼、教室、图书馆、厕所、食堂、寝室等处，均

实现了无障碍设施的全覆盖；他们的专用浴室，也采用

无障碍设计，残疾学生可坐可躺，甚至可以坐着轮椅进

去；为残疾学生设立的康复室，健身器材齐全；学校还

设立了专门的康复基金，不少学生接受了康复手术，扔

掉了相伴十几年的拐杖。

直面不同，同时也要创造“相同”的环境。

在教学过程中，残疾生在文艺演出、运动会和校

园联谊等活动中，并不会被特殊对待，而是与其他学

生一样参与其中；在课程学习上，除了视障生、听障

生，其他肢体残疾的学生都混入一般班级，享受均等

教育。

谈到平等，滨医校友、联华科技公司总裁隋淑杰

说：“如果特殊教育学院里只有残疾学生，就等于把一

群残疾人‘圈’起来去教育，与外面是隔离的，和社会是

割裂的。我最反感的一件事，是每逢朋友请我去唱歌，

总有人为我们点《水手》这首歌。在一些健全人心目

中，我们该有的样子就是‘身残志坚、自强不息’。这不

是歧视，但完全把残疾人标签化了。”

在滨医，“残健融合”贯穿的核心理念是平等。只

有把残疾学生和健全学生放在共同的开放平台上，他

们才能真正认识、了解自己，更利于他们走向社会。

高科技辅助，有待资金和人才支撑

如果不是借助助听器，22 岁的河南姑娘贾宾将生

活在一个完全寂静的世界里。作为口腔医学技术（听

障）专业学生，她不仅能自己动手调教助听器，还可以

坐到装备了不少高科技的听障生资源教室里，畅听周

围世界。

从调制助听器到听障生资源教室，从盲文书籍的

制作到个性化教学，处处闪耀着科技之光，而与之相伴

的“高投入”，也是特殊教育绕不开的词。

在滨医“国家特殊教育示范园区”里，记者看到不

少特殊的机器：听书机、盲文电脑、盲文书籍制作机

……它们都是残疾人大学生的好帮手。

盲文，视障生学习知识的载体。记者闭上双眼，用

手触摸一本盲文读物，密密麻麻的颗粒。“盲文就是这

样的，它是用隆起的圆点代替了文字，如同拼音，不同

的圆点代表不同的字母，掌握了规律，就能读懂盲文

了。”曾担任过特教学院辅导员的司培培认为，“当你身

处绝境，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很快就能学会。”

不过，看得见的高科技辅助，更需要投入和人才支

撑。

滨医特教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巩雪梅向记者介绍，

建设一个图书馆的视障阅览服务区，需要投入几万元

至十万元不等；盲文教材制作成本高、印刷效率远低于

普通出版物，极少印刷厂能印制，自己制作也面临着人

才短缺、投入极大等问题。

青岛市盲校资源中心曾对外透露一个案例：盲文

书籍对纸张要求高，每页纸的承载信息有限。三卷盲

文版《平凡的世界》共一万六千多页，一页光印刷和纸

张成本就要 1元钱，耗时 3年才印刷完成。

此外，个性化教育在特殊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

在盲人学生课堂上，原来的 PPT 演示、视频片等形

象教学方式行不通，需要一对一的小班制教学。给视

障生上解剖课的老师王利民，根据视障大学生听觉和

触觉能力敏锐的特点，拿着各色人体器官的道具，一对

一、手把手地指导他们学习，让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动

脑操作，来巩固和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同时，针

对不同残疾人在认知方面的不足，用“多媒体医学诊断

模拟实验室”代替传统的听诊、触诊的临床教学，实施

差异补偿教学。

遍地的科技元素，让人目不暇接。曹同涛认为，在

特教学院，科技是实实在在的，为残疾人大学生的成才

插上了翅膀。

“淋过雨的人，更愿意为他人撑伞”

记者赶到山东省龙口市“康宁家园”门口时，坐在

轮椅上的刘杨出门迎接。初次见面，他给人第一印象

是位阳光的大男孩。

龙口市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残疾人创业，专门在办

公大楼“康宁家园”里腾出三层给刘杨开康复医疗中心

——康乐希康复医疗中心。该中心主要为“三瘫一截”

类（即偏瘫、脑瘫、截瘫和截肢）残疾人提供免费服务。

而这样的康复中心，刘杨已经开办了两家。

刘杨是滨医特殊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康复学硕

士。刘杨从医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从出生起，刘杨便是医院的常客。在两个月大的

时候，他被医院诊断为脊膜膨出(神经管畸形)，12 岁他

出现了脊柱畸形，被诊断为脊柱侧弯。第二次手术后，

他坐上了轮椅。

教育能唤醒人的尊严，也能激发人的社会功能。

在第一次手术前，他立下遗嘱，要捐献自己的器官。此

后他创办了宣传服务器官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和遗

体捐献的志愿服务组织“承光心汇”。因为影响力大，5

年之后，这一组织被共青团中央、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红

十字总会共同授牌成了“国家级”。

“我觉得自己是一名战士。”刘杨向记者回忆起一

幕场景：在学校食堂，有同学打饭刚坐下吃，他便坐着

轮椅过去给对方讲故事，希望对方以后考虑捐献器官，

结果换来错愕的表情……不论刮风、下雨，他在各种场

合不厌其烦地讲故事、讲意义，如今，成功的案例已经

不少了。

在滨医，类似刘杨的案例不断出现，成为学弟学妹

们人生路上的指南针。

滨医残疾人医学系毕业生席思川考取了同济医科

大学研究生，之后进入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博

士。如今，他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及国家癌症研究

所资深科学家。

从滨医残疾人医学系毕业的韩芳，如今已是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中国睡眠研究会理

事长，是我国第一个临床睡眠医学博士。

先后三次参加高考才最终如愿的谢丽福，现在已

是浙江省丽水市残疾人联合会二级调研员；刚刚毕业

不久的赵明也依靠推拿按摩技能自主创业，在长沙陆

续开了 7家分店……

“他们经历过苦难，淋过雨的人更愿意为他人撑起

伞。”曹同涛总结道，“37 年来，我们培养了 1500 多名残

疾人大学生，很多人成为医疗战线特别康复和特殊教

育领域的骨干，有 350 多人考取研究生、70 余人受到省

部级以上奖励。”

这些案例，激励着学弟学妹在漫漫人生路上坚定

地走下去。

享受均等教育，需各方助力

刘杨经历的一件事让记者印象深刻。

他刚坐上轮椅时，患上了抑郁症，有了退学的打

算。这时候，滨医团委于翔和同事们从 650多公里之外

的烟台赶到了枣庄，做刘杨的工作，将他接到了学校，

提供单间，做理疗……

滨医“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努力，让刘杨看到了人

心之美，也促使他振作起来。

在滨医国家特殊教育示范园区一楼的走廊墙上有

一行字：“生命就像是一只小船，而理想就是船上的风

帆，勤奋的人们荡起双桨，眼睛为人们掌握方向，愿我

们在人生的航道上冲破艰难险阻，勇敢地驶向希望的

彼岸。”落款是“你们真诚的朋友——海迪”。

这是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对滨医残疾人大学生的

鼓励。

成百上千的“刘杨”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学成之

后走出去。他们经历过生活的“苦难教育”，渴望“和正

常学生一样被对待”，他们抓住了教育的“稻草”，最终

成就自我，收获事业。

不过，在学子们努力的同时，来自国家、地方、教育

部门、高校、社会的努力必不可少。正如专家所言：残

疾人享受高等教育，更需要“扶上马、送一程”。

从入学渠道到教育方式，他们都需要帮助。

目前在我国，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主要有参加普

通高考和单独招生两种渠道。据曹同涛介绍，单独招

生情况比较乐观，大多是招生院校自主命题，然后单独

录取；参加统考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尤其是智力残疾和

精神残疾的学生要圆大学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于观念。在社会的公共认知上，残疾人等

同于“弱势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在这方面，

如何以残健融合、教育与康复相结合为特质，平等为核

心，滨医一直在探索。

正如滨医党委书记车先礼所言，党办教育的初心

和医学院校关注生命的本心都要求我们办好特殊教

育，“残疾人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有平等享受高质

量教育的权利”。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

品质”，明确要求“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

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一系列暖心政策的出

台，标志着中国残疾人高等教育已经迈入新时代。

“目前，我们的助残模式，应当从慈善模式逐渐向

权益模式转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理事、中国盲

人协会常务副主席李庆忠认为，近年来国家对残疾人

权益保护的力度空前加大，必将加快转化的速度。从

权益的角度来考量，有助于形成更为理性的教育环境，

包括享有高质量教育、各种无障碍设施、考试的便利

等。

从残疾人大学生到全国冠军从残疾人大学生到全国冠军、、教授教授、、总裁……总裁……

他们的人生同样精彩他们的人生同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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